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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莹

传奇

不管了，拼了！太爷爷从木箱拿
出一包黑布裹着的东西，一拍土墙，
然后紧了紧裤腰带。

不！我和孩子咋办？！太奶奶坐
在炕角，眼泪断了线似的。

太爷爷摸黑，钻出地道。一束晨
光打在太爷爷身上，青褂青裤，黑鞋
白袜，里外全新。村口运河水淌着，
没一丝声响，村里一片明媚春光，只
是没了鸡鸣狗吠，村中央的那棵千年
银杏却暴发着绿意。太爷爷依旧昂首
挺胸，阔步走向银杏树北的谢家祠
堂。

一对刀尖带血的刺刀挡在祠堂门
口。太爷爷不慌不乱，轻轻一拨，两
个日本小兵连人带刀弹出三尺远。太
爷爷喊道，佐藤，我跟你比！

不多时，里面出来一人，土黄帽
子下一张阔脸，红里透白，颧骨似有
伤，三两道血痕。太爷爷认出，是谢
三。太爷爷冷笑，三儿还跟以前一样
不会走路呢，腰还是弯！

谢三挺了挺腰板，却还是不直，
说，谢海，你一个酿酒的，跑这来干
吗？别凑热闹了！佐藤大人说了，只
和会武术的人比。谢三说着，在太爷
爷面前竖起五根手指，压低了嗓子，
五个，知道吗，村里五个练过的，都
被打死了！

太爷爷一掌拍开谢三的手指，依
旧喊道，佐藤，我来跟你比！

里面传出一句叽里呱啦的话，谢
三弯腰跑了过去。不一会儿，谢三跑
过来，请太爷爷进去。太爷爷依然昂
首挺胸，阔步走了进去。祠堂已被改
造，正中央摆了张八仙桌，两侧是牛
皮沙发。一摞先祖的牌位堆在供桌西
侧角落，供桌一角缺失。太爷爷握
拳，手背青筋暴起。沙发上端坐一
人，闭目。谢三的腰又弯了三分，矮
着身子在沙发边也说了句叽里呱啦的
话。沙发上的人，微微睁眼，觑见太
爷爷，哂笑，伸出一根指头，指向太
爷爷，说，你的，瘦太，不可以！谢
三弯着腰，跑到太爷爷跟前说，回去
吧，佐藤大人的意思是你太瘦，不堪
一击！你，别不要命！还不快磕头谢
恩！太爷爷没看谢三，喊道，佐藤，
我跟你比！

银杏树下，擂台重建。
太爷爷紧了紧腰带，腰间挂着黑

布袋。佐藤在谢三端来的瓷盆里洗净
手，然后脱下土黄军外套，露出一件
白衬衣，衬衣底部被扎进黑皮带束着
的腰身里。佐藤伸出两掌，左掌在右
掌手背擦拭一下，再九十度躬身，
说，请！太爷爷左掌握拳，右掌摊
开，右掌拍在左拳上，说，请！

佐藤飞来一拳，太爷爷双掌夹
住。佐藤咬了咬牙，嘴角斜出一抹笑。

擂台上的比试，一轮比一轮激
烈。银杏树叶落了一片又一片，运河
水汩汩流淌。

佐藤被击得后退三尺，脚跟挨着
擂台边缘，嘴里喘着粗气。太爷爷立
于擂台中央，气息沉稳。擂台底下一
片叽里呱啦，有几个不说话的则端起
了机枪。佐藤甩了甩一头汗水，侧
身，低吼一句叽里呱啦的话。擂台下
一双手递来一把刺刀。已是正午，刺
刀发出明晃晃的光。佐藤手握刀柄，
刀尖冲前，对太爷爷说，你的，武
器！太爷爷从腰间卸下黑布袋，台底
一片死寂，除了咔咔扣动扳机的声
音。太爷爷不慌不乱，扯下黑布，露
出里面的东西，是一节铁链，青灰
色。底下爆出叽里呱啦的笑声，除了
谢三没笑。

几番鏖战，太爷爷的那节铁链竟
出奇得白亮。当太爷爷白亮的铁链打
翻佐藤的白刀，也将佐藤打翻在擂台
下时，太爷爷依旧站在擂台中央，气
息沉稳。

台底先是一片死寂，然后是一阵
阵咔咔枪声。太爷爷左手握拳，右手
握链，双脚稳站擂台中央，冷声呵
斥，滚出中国，你们这群强盗！子弹
打不倒中国人！

鲜血从太爷爷洞穿的身上汩汩冒
出，染红了白袜，染遍了擂台。太爷爷
矗立擂台中央，站成了一面不倒旗帜。

三天后的凌晨三点，驻扎在谢
家祠堂的日本兵全部被杀，他们死
的时候，周围都是酒坛，他们的神
色都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太奶奶后
来告诉我爷爷，人是谢三带领全村
老少去杀的，酒坛里的酒是太爷爷
挑运河水酿的，河水做出来的酒醇
厚、绵香。但，酒里下了毒。太奶奶
还说，我们谢家本不酿酒，原先几十
辈只在运河干镖局。谢家镖局的精神
首要的就是保正义，还有，干镖局
的哪有不会武的？

再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知，我
爷爷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也站成了
一面不倒的旗帜。

旗帜
高火花

探源

““林镇林镇””是连镇吗是连镇吗？？
曲保华

3月 26日，《运河人家》刊登
《河间府林镇考证》一文，阅后有
诸多疑问。

《钱塘遗事》是元人刘一清所
撰杂著，全书共十卷，《祈请使行
程记》 是第九卷。《祈请使行程
记》是南宋大臣严光大随祈请使团
北上求和时所记日记。先看《祈请
使行程记》原文（原文为影印版，
标点符号为编者所加）：

廿九日，易车，行陵州西关，
就卫河登舟。午后，过林镇（属河
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夜宿
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巳，抵灌县
界 （东光县）。焦佥省置酒宴于县
治。夜泊野岸。

我们知道，历代文献，上至各
朝正史，下至民间抄本，因著作者
与修订者及刊刻者的文化水准差异
以及对人对事的理解程度不同，有
意无意，常常出现阙文、衍文、假
借字、错别字等情况，《钱塘遗
事》也未能避免此种通病，兹举一
例：

（三月） 二十日，易行李，上
车，属官皆乘铺马。酉牌，抵新
州，夜宿县治（即济州也）。

廿一日，车行，酉，过汾阳
（即郭令公所封之地）。夜宿于县
治。

廿二日，车行，午，至东平
府，夜宿严相公家。

这里先不考证郭令公 （郭子
仪）所封之地在哪里，即以祈请使
团行程而论，二十日从济州（今山
东省济宁市）出发，怎能廿一日到
达汾阳 （今山西省吕梁市汾阳
县），廿二日又到达东平府（今山
东省东平县州城镇）。此处“汾
阳”明显有误。（“汾阳”疑为

“汶阳”之误，汶阳即今汶上县，
金代曾改称汶阳。济宁北上东平，
汶上地处两地之中间位置，且是必
经之路）。

经本人考证，《祈请使行程
记》中所记运河水路德州至东光段
史料原文，有以下疑点：

疑 点 一 ： 此 林 镇 既 称 之 为
“镇”，且位于运河岸边，并有“梁

祝墓”，应该名声不小，为何历代
史书、方志无记载，文人吟咏无提
及，本地也无遗迹遗存，民间又没
有梁祝故事流传呢？

疑点二：请注意原文作者用
词，“午后，过林镇”，即“在午后
（古人指中午1点以后）的时候已经
过了林镇”，说明作者一行“夜宿
于岸”已在“林镇”以北（不是宿
于“林镇”），假设金代此“林
镇”为今之“连镇”，但东光县疆
域南界即在连镇，为何下文又说

“三十日，早行舟，巳，抵灌县界
（东光县）”？退一步，即使是“早
行舟，已抵灌县界”，也说明船队
又行驶了一段路程才抵东光县界，
这能说明严光大一行午后已经船过
连镇了吗？

疑点三：据相关资料记载，连
镇晚至元代才称“莲窝”“莲窝
镇”，其地兴盛于明中晚期，清
末，始简称为“连镇”。现在的连
镇，是金代的“林镇”吗？

以上是本人的几点疑问，请大
家一起商榷。

运河滋养了两岸城市的发展，
北京、天津、沧州、扬州、苏州、
杭州……一个个名字，如花美眷
啊，是不是王羲之的《儿女帖》？人
生最大的圆满是花开富贵、子孙满
堂。《儿女帖》里不再讲究书法技
巧，亦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钢筋铁
骨，朴实有趣的字里，有的不过是
一个父亲的温度。此刻，他只管儿
孙绕膝，一派幸福满足。而运河，
历经沧桑，便有了这样艺术的完美
与极致，一副花好月圆的样子。

运河不仅治理了自然生态系
统，也借助水的力量，默默地成为
兴盛的助推器。两岸城市不断发
展，人口不断由乡村向城镇聚集，
产业结构开始多样化。运河的治理
技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引水、蓄水、整治、防灾自是一
体；运河商贸、建筑、曲艺、饮
食、民俗、纺织、陶瓷、冶金、漆
器、酿酒……源远流长。

记得中国四大名著其中三部与
运河相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是运河城市淮安人；《水浒传》故事
发展没有离开运河两岸；《红楼梦》
起始在苏州……唐诗宋词更是举不
胜举：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
渡口（白居易《长相思》）；风烟渺
吴 蜀 ， 舟 楫 通 盐 麻 （杜 甫 《柴
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
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点点滴滴，恍若一朵朵牡丹，
使劲地开呀开，这样的圆满亦是到
沧州的。

1947年，青沧战役，夺取运河
之军桥，即今解放桥，战役宣告胜
利，早于全国两年解放。运河之
水，载舟之力，胜利之力。

前溯至清，亦因运河，解决了
吃水、种稻，便于青县建造马厂炮
台，担负着“拱卫攸关”的重任。
夏日炎炎，登上马厂炮台，虽是草
茂见其斑驳，但砖砌结构清晰，
保存依然完好，足以想象当时马
厂兵营当年的盛况。它是河北大
运河沿岸现存较为完整的唯一一

座军事设施，也是中国近代史上
现存较早、较完整且规模较大的
军事建筑。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流，一路
漂来的南方红木，遇到了青县，不
知怎么就动了情，不再四处流浪，
青县红木小镇应运而生。北方风格
的红楼古建，徽派的白楼青瓦，巧
妙融合，自然之间流露的古意盎
然，坦荡荡于眼前，仿佛春天的韭
菜，散发着清新的香。一榫一卯一
木匠，一工一匠一精神，一桌一椅
一文化，在运河之畔，生根发芽。

泊头铸造，规模不大，传承
的是华夏经典技艺，无论是何种
造型，只要你有的，就一定能够
铸得出来。先是蜡铸模，后用绣
花针大小的扁针，一点点打磨平
整，无缝无隙，检验合格，再去
浇筑。一个模型，要浇筑六遍，
而这六遍，仅仅是整个七道工序中
的一道而已。

浇筑师傅面对我们的惊叹，只
是微笑着，娴熟地给手中的宝物一

遍遍上砂料，他和那物件，仿佛被
时光定格，一心一意，旁骛若无，
清奇安静。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做不到的。这样的坚定大气，是运
河给的底气。

运河夏日，岸边的枣子青青挂
满枝头，只待来日，如颗颗宝石，
红彤彤、亮堂堂，醉了你的心；春
天 长 过 的 椿 芽 ， 早 已 满 足 了 味
蕾 ， 似 乎 醇 厚 之 味 还 在 齿 间 回
荡 ， 而 今 满 树 的 叶 子 正 葱 葱 郁
郁；吐蕊的棉花，藏在大片的叶
子 中 间 ， 俏 丽 得 如 同 小 姑 娘 的
脸，纯真地笑着，也有活泼的，一
脸无邪笑看你来我往……远岸树
木，与天，与水，与草，悄悄说着
什么，那一蓬蓬绿，摇啊摇，摇着
摇着就摇到了河水里。微风拂过双
肩，千年气息款款而来，仿佛一曲
笛声悠扬，飘飘然飘进王羲之宽大
袖子里，装满一袖子的温情。那是
子子孙孙的福报，是他的 《儿女
帖》，也是运河儿女传承不断发展的
物华天宝，山高水长，情深意满。

一

古运河畔柳青青，随风飘拂舞轻盈。
一轮夕阳映碧水，千里波涛泛金星。
仰望天空燕飞过，倾听树上蝉噪鸣。
千年华夏兴衰事，可自运河寻影踪。

二

野花盛开河堤上，五彩斑斓披盛装。
今朝运河景正好，古代舟楫行恰忙。
码头古迹传故事，河道新貌话沧桑。
文人辞赋记精彩，民风淳朴韵流香。

运河的流水有荣枯。
南皮县冯家口村紧临运河，曾

是水陆码头，樯帆如织，舟来车
往，人声喧嚣，有过一段兴盛。道
光初年，泊镇的王姓回族人看中了
冯家口日见隆起的商机，来码头开
磨坊磨面粉。王家人克勤克俭，白
手起家，是冯家口最早的回族住户。

王家第二代的男儿十五六岁就
去运河拉纤，往返于泊头到沧州之
间。有时候人随船走，漂泊无定。
王家人置买了两个芦苇塘。邻村剪
子屯以编苇席为业，王家的芦苇销
路顺畅，生活日渐起色。

王家第二代出了一位名王士田
的武林高手。某村庄李家五兄弟精
通武艺，为非作歹，号称李家五
虎。李家五虎欺压河西冯家口，发
生械斗。河西冯家口不敌，隔河呼
喊王士田相助。王士田提单刀纵身
跳下河堤，踩着流动的冰凌旋风般
过了河，独战五虎。厮杀中，王士
田挥刀砍掉敌手一条胳膊。李家五
虎狼狈逃走，不敢再来造次。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王家第
三、四代人在运河码头、津浦铁路
冯家口车站做勤行。虽然披星戴
月，风吹雨淋，倒也有个温饱。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占了沧
州，屠戮无辜百姓。消息传来，人
心惶惶，王家人用土坯堵严门口、
窗户，老老小小坐船向运河上游流
亡。那一年，王家第五代人王振中
七岁，随家人颠沛流离，朝不保
夕。

逃亡的船拥塞运河，船顶上遮
了树枝作掩护。日军的飞机追着轰
炸，爆炸声震耳欲聋。人们匆忙上
岸避难，哭喊声混杂。岸边饿殍遍
野，惨不忍睹。王家人逃到运河城
镇临清暂住。日寇很快侵占了山
东，烧杀掳掠。

山河破碎，哪里也不安稳。故
土难离，王家人又悄悄返回家乡。
冯家口车站驻有日军。王家人有家
难回，借住在河西。隔着运河，稍
稍安全一些。家族里有人借卖包
子、馒头为掩护，为地下党传送情
报。日伪在泊镇、冯家口、捷地等
地设卡，对往来船只严密盘查，借

“通共”之名敲诈勒索，动辄扣船，
运河冷落下来。忍辱负重的运河哗
哗流淌，好似沿岸人民自强的心
跳。终于盼得抗战胜利，王家人过
上平静日子。

王振中聪明好学，有文化，在
冯家口、王寺等地任教40年，勤勉
育人，桃李满天下。老伴、儿子、
儿媳、孙子、孙女，从教或从医，
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家庭。村里
的回族已发展到20多户，和汉族乡
亲和睦相处，投身运河文化带建设
中，为传承、弘扬、提升乡村文化
软实力出力。

运河的流水有枯荣。运河兴
盛，无数家族兴盛，就是中华民族
的兴盛。不畏艰难，奋斗进取，生
生不息的运河精神已深入王家人骨
髓。运河水波绵延，王家的精彩生
活在继续。

古运河畔古运河畔
杨永胜

诗词

坊巷

运河枯荣运河枯荣
白世国

九
河
路
运
河
大
桥
（
油
画
）

袁
金
铎

作

运河梦（工笔画） 石立兴 作

南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
和元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
部分，隋唐称永济渠，宋元称
御河，明清称卫河。可见沧州
段大运河的重要性；吴桥杂
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
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
间；沧州武术，源于春秋，兴
于明、盛于清。大运河是世界
文化遗产，吴桥杂技与沧州武
术同时被收入首批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不管从时间节点，还是文
化内涵上，大运河、吴桥杂
技、沧州武术都有讲不完的故
事。《运河人家》 版将开辟

“运河·武术”“运河·杂技”栏
目，以写实采访的形式挖掘大
运河与武术、杂技文化的渊源
与历史，探寻武术、杂技文化
的发展路径。

欢迎我市广大作家与文化
爱好者踊跃赐稿。

收稿邮箱： yhrj2020@
163.com

““运河运河··武术武术””
““运河运河··杂杂技技””栏目栏目

稿稿约约

在场

一艘小船一艘小船
末子

驾一艘小船吧，自由漂荡在运
河之上。

正值盛夏，小船行过平静的水
面，清灵灵的河水荡漾开去，蔓草
如茵，树映水中，时空相接，运河
流淌成一道绿色长廊。它聚齐了各
色各样的绿，深绿、浅绿、翠绿、
鹅黄绿、柳芽绿……满眼都是绿，
绿得轻灵，绿得透彻。有人曾惊诧
于梅雨潭的绿了，我想那他一定是
没见过运河的绿。

风过处，漾起微波，轻轻晃
动，它摇着绿草，摇着清风，摇着

河湾多情的眼眸，呼唤天边的云
朵，唤醒沉睡的小鱼，招徕着簇拥
而居的庄稼蔬菜，偷偷窃听密林深
处的蝉噪和鸟鸣。那是怎样的画
卷，在梦中见过的吧？一定是。那曼
妙的一弯，一转，多少流苏的妩媚，
多少娇俏的温柔。未有凉风掠过清丽
的荷塘，未有细雨洗过清晨的阳光，
未有鸥鸟衔起黄昏的斜阳，但分明
有清风拂过，细雨擦肩，分明有氤
氲的气息旖旎而来……

青县、吴桥段运河，一路向南
均属南运河，在弯弯转转中，树木

疏密不同，河堤高低错落，植被芦
荻交织，加上春有绿水萌动，秋有
落日长空，冬有玉雪蛟龙，真可谓
移步一景，美不胜收。

时光更迭，梦里梦外，北起京
都，南到杭州，一千七百四十七公
里的路程，运河的美景又是如何看
得尽，说得完呢？

常常想，如果塞北长城代表着雄
浑与苍茫，那么向南的运河则体现着
柔婉与清丽，这个大写的“人”
字，同时兼具刚强与柔韧的两面。

如果把运河比作一条蜿蜒的长
龙，那么，他是用强劲的腰肢承载
万物，用平滑的曲线吟咏诗篇。吸
纳天地之灵气，收藏古今之传奇，
听尽清风明月，满载一船星辉。

可以相信，一条河活起来，历
史便可以不断续写。


